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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风总飘着一股甜香，吹开了俺
南街村的槐树花。西院有一棵槐树，树干
歪扭着，骄横的枝不知道啥时候伸到了屋
顶上。每到花开时节，一串串雪白的槐花
像瀑布似的垂下来，风一吹，细碎的花瓣就
飘进院子，落得满院都是。娘站在树下，仰
着头看了看，自言自语道：“该蒸槐花了。”

娘胳膊上挎着篮子并从屋里搬出来一
个木梯子，靠在槐树上。我扶着梯子站在
下面，仰着头看她。娘伸出巧手，轻轻一
捋，一串槐花就落在了她的篮子里。阳光
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娘的脸上，她的眼睛
眯成了一条缝，嘴角带着微笑。不一会儿
娘就摘了许多，篮子里面的槐花堆得冒了
尖，像一座小小的雪山。

回到家，我盯着娘手
里的篮子，她把篮子里一
半的槐花倒在盆里，接了
一盆清水，把槐花泡在里
面。然后，她坐在草墩上，
开始摘槐花。她把槐花一
朵朵摘下来，去掉叶和梗
子，只留下雪白的花瓣。
我也坐在旁边，帮着娘摘
槐花。娘的手很麻利，不
一会儿就摘完了那盆槐
花。

娘把摘好的槐花捞出
来，把水分沥干，放在另外
一个大盆里。然后，她拿
起旁边的面粉，开始往槐
花上撒面。娘用手撒得很
均匀，她一边撒面，一边用
手搅拌着槐花，让每一朵
槐花都裹上面粉。“面要撒
匀，不然蒸出来的槐花会一坨一坨的。”娘
一边搅拌，一边对我说。撒完面，娘把槐花
放在铁锅笼布上，盖上锅盖，锅里的水慢慢
烧开了，冒着热气，这样就算开始蒸槐花。

“槐花要蒸十分钟，时间太长会蒸烂，时间
太短会不熟。”娘站在锅旁边，一边看着时
间，一边对我说。十分钟很快就过去了，娘
掀开锅盖，一股热气扑面而来。铁锅里的
槐花变得金黄，散发着淡淡的清香。然后，
她拿起筷子，开始搅拌槐花。“趁热搅拌，不
然槐花会粘在一起。”娘一边搅拌，一边对
我说。在蒸槐花的同时，把大蒜剥好，用刀
切掉蒜瓣的根部，然后放在蒜臼里，开始捣
蒜。“蒜要捣得碎一点，不然蒜汁会有颗
粒。”娘一边捣蒜，一边对我说。捣好蒜，娘
往蒜臼里加入适量的盐、生抽、香醋、香油，

然后搅拌均匀。蒜汁的香味扑鼻而来，让
人垂涎欲滴。把调好的蒜汁倒在槐花上搅
拌均匀。我迫不及待地拿起筷子，夹了一
些放在嘴里。感觉味道不错，连续再夹
时，娘看我吃得有点慌慌，笑着说：“大小，
慢点儿吃，没人跟你抢哈。”我一边吃着蒸
槐花，一边问娘，今天还做槐花馒头不？娘
抬手指了指我的额头：“就你嘴馋。”

我在娘旁边学着她的样子摘槐花，摘
好的槐花先用开水烫一遍，去掉生涩的味
道。娘把槐花倒进滚烫的开水里，锅里立
刻翻起一阵泡沫，槐香也跟着蒸腾起来，弥
漫在整个厨房里。

我在锅台边看着那些花瓣变成了淡绿
色。我不解地问：“娘，咋
变绿了？”娘笑着捞起一漏
勺槐花，放进凉水碗里：

“这是去火气，吃着才不
苦。”接着把槐花放在准备
好的笼布里挤干水分，然
后倒进面盆里，把几勺面
粉撒上去，再倒了点盐，娘
用右手轻轻翻拌，娘的手
在面盆里来回搅动。看着
娘把拌好的槐花面团分成
一个个小剂子，用手揉成
圆圆的馒头，摆在铁锅
里。娘说：“需要蒸二十分
钟，时间太短会不熟，时间
太长会蒸糊。”

锅底的柴火噼啪作
响，蒸汽从锅盖的缝隙里
冒出来，飘得满屋子都是
槐花的香气。我踮着脚，
两眼盯着锅盖，二十分钟

很快就过去了，娘掀开锅盖，一股热气扑面
而来。锅里的馒头散发着淡淡的槐花香。
娘右手沾了沾碗里的凉水把馒头拾到筐子
里，然后把筐子端到案板上。我拿起一个
馒头，凉了一会儿，咬了一口，馒头的口感
松软，味道香甜。娘看着我，笑着说：“好吃
吧？”我一边吃，一边含糊不清地说：“娘，真
好吃。”娘看着我笑：“好吃就多吃点，锅里
还有呢。”

槐花是家乡的象征。我闻到那香味就
会想起家乡的槐树，想起娘在厨房里忙碌
的身影，想起娘做的槐花馒头。虽然我远
离了家乡，但槐花的味道却一直留在我的
记忆里。无论我走到哪里，只要想起娘的
蒸槐花和槐花馒头，就会想起这个温馨的
家，想起娘的爱。

槐花
李占奇

老苏今年五十有三。
年轻时成家早，早已是爷字辈的人。

“爷”，在我们这儿，方言叫“阿公”。
有人打趣：“老苏是‘成功（公）人士’。”
老苏笑着应下了。笑着笑着，脸就慢慢僵

硬。
回到家，老苏先轻轻进卧室看母亲，再长

叹一声，没人听得懂。
周末，友人约：“喝茶。”
老苏一本正经地拒绝：“我在学画画。”

“一大把年纪了，还学什么画？”
“有钱了，就想附庸风雅……”
冷言冷语说了一大堆。起初，老苏还会辩

解几句。听多了，他就当成耳边风。一有空，
老苏就握笔，常常错过饭点。夜里，整栋楼熄
灯最晚的，总是他的那间屋子。一摞摞画纸，
画着画着，就被揉成一团，丢进垃圾篓。

周末的画室里，一头白发、一副老花镜，老
苏最显眼。

老苏反复画着那幅画：山脚下，三间木瓦

房。前门，妇人牵着小孩，沿着石梯往屋里走；
台阶上，小黄狗从旧床单下钻出；房角两头，芭
蕉树叶随风摇曳，还有一群鸡鸭悠悠转……

房子画歪了，老苏就抹平。田地颜色太浓
了，老苏就撕掉，重新画。

老师问：“三期培训班，你怎么老是画这幅
画？”

老苏放下笔：“我就是为这幅画而来。”
最终，老苏完成了画作。
装裱后，他把那幅画挂在餐厅墙上。
母亲总是盯着那幅画，呢喃自语。
那天，母亲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指着画

上的小孩：“红薯，那个是红薯。”
老苏抓着母亲那只布满老年斑的手：“妈，

我就是红薯。拉我的那个人，是您呀。”
母亲患阿尔茨海默症五年，早已不认识

人……

母亲的红薯
潘国武

赵大爷瘫坐在椅子上，
大声咆哮：“他爹妈都不管，
我更管不了，你们想把他咋
办就咋办！”

屋檐下，邻村种植大棚
草莓的王义夫妇面面相觑。

赵大爷转过头，指着孙
子赵贤，恨铁不成钢地一顿
臭骂：“万万想不到你这个
遭天收的，竟然闯下这包天
大祸，你怎么就不能让我省
省心去学学好呢？”

赵贤蜷缩着蹲在墙角，
耷拉着脑袋，像条丧家犬似
的。

“天！菩萨！我这辈子
到底造的什么孽啊？你爹
不成器，现在是死是活不见
踪影。你妈生下你三个月，
愤然离家出走。

“我一个七十多岁的糟
老头子，屎一把尿一把将你
拉扯这么大，我容易吗？！
你可倒好，有学不好好上，
整天跟那帮小混混东游西
荡。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天天有人上门告状，你
想活活气死我？”

赵大爷气得牙齿咯嘣响。
“去年人家兰奶奶好心好意规劝你改邪归正走

正道，你不听不说还甩石头打碎人家窗户玻璃，我
好不容易才请人给人家修装好。

“没过多久，你又带着几个小渣皮去偷金兰中
学电脑，被保安抓获送去派出所。

“我连夜陪着校长班主任去派出所把你领回
家，我这张老脸早被你这个不争气的龟孙丢尽了，
我愧对赵家的列祖列宗啊……”

赵大爷说着说着，老泪纵横。
“这一次你长大本事了，胆儿肥了，竟敢把人家

两个塑料大棚划烂了。你吃了豹子胆？你知道一
个大棚得花多少钱吗？你不小了！都十三岁啦！
你说人家那损失多大，我拿什么赔人家？”

眼泪汩汩涌出眼眶，赵大爷泣不成声。
“我没法管你，也不想再管你，你成龙上天，变

蛇钻草！从今天起，是死是活你自己去闯。”
墙角边蜷伏的赵贤，吓得不敢吱声，毕竟他还

是个孩子，爷爷要真不管了，那还不得饿死。
“你老真不管了？”成墨抬起头，问赵大爷。
“不管！不管！把这个浑球小子撵出门，上云

南下四川随他去！我七八十岁一把老骨头，泥巴都
埋到颈脖子了，谁来管我？”赵大爷抹泪说着。

成墨拿出手机，“喂！工读学校吗？我是派出
所的，我们这里有一个后进少年，想立即送来……”

赵大爷像弹簧似的从椅子上“腾”地一下站起，
上前一把抓住成墨手机：“别送！别送！我管！我
管！”

“知道您老会管，我们是来和您商量……”王义
转身指了指赵大爷的孙子说，“我儿子和他一样大，
也读六年级，成绩班级前三，长大想当草莓种植大
王。我们想让我家小子和赵贤结对帮扶，帮助他学
习，每个周末我教他俩学习种植大棚草莓。我家管
饭每月付他一百元，您老看行吗？”

“行！行！行！这天大的好事让我爷孙撞上，
真是八辈子都修不来的福啊！”赵大爷一迭声地说。

“小子！你呢？”
赵贤破涕为笑，头点得像小鸡啄米似的。

你
管
不
管

周
德
富

表哥牛武今年六十三岁，平时西装革履，
皮鞋擦得锃亮，透出一股酸酸的斯文，又带着
一些市侩气。牛武不偷不抢，全凭一张嘴和一
双眼睛吃饭。看相、占卦、卖偏方、收古董，啥
都干，见钱眼开。有人笑话他一辈子不务正
业，有人说他是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我第一次见识表哥厉害，是一桩买卖。他
花两块钱从一个农户手里买了个喂猫的瓷碗，
青花鱼藻纹，转头拿到市区古董市场卖了一千
块。这事儿像长了翅膀，在四邻八乡传开，牛
武的名声一下子蹿高了。那些想学做古董生
意的人，那些手头有老物件想估个价的人，纷
纷拉着他吃饭喝酒。他忙得很，最近就老往方
家村跑。

方家村有个孤寡老太太，叫鲍小枫。据说
她家有两个腌菜的陶罐，来了好几拨古董商，
她都没卖。牛武从他那帮“粉丝”嘴里得知这
个消息，心里便一直惦记着。

那天，牛武夹着个黑色皮包，西装笔挺地
进鲍老太太的门。他没有一上来就问陶罐的
事，虽然他那双眼睛一进门就开始四处搜寻，
他像个下乡慰问贫困户的干部，语气里带着恰
到好处的关切：“老嫂子，眼睛好些了吗？”

老太太侧过耳朵来，慢悠悠地说：“你是谁
啊？我看人看不清了。”

“老嫂子，我是李庄的牛武。看你身体还
行吧，有低保吗？”牛武一边说着，眼睛已经把
破落老屋的每个角落都扫了一遍，没看见陶罐
的影子。他心里有数，乡下腌菜的罐子多半放
在楼梯角或厨房里。

老太太像是看穿了他的来意，正了正身
子说：“我知道你是为啥来了。罐我不卖，要
用。以前啊，我清明打的艾草，放在罐里，过
几个月拿出来还是新鲜的，比冰箱还好。我
囡中秋一回家，就说中秋了还能吃到清明的
艾蒿粿。”

牛武点了一根烟，不慌不忙地说：“老嫂子
是嫌价钱低了吧？我能不能看看你家的罐
子？不卖也是你的自由。咱都是本地人，兴许
我能帮你参考个价格呢。”

老太太没有接他的话，自言自语道：“囡是
读书人，每次回家就说我给她留的不是艾蒿
粿，是老家的念想。”

这话说的有意思。牛武愣了一下，还没来
得及接话，老太太忽然颤巍巍地扶着椅子站了
起来。他赶紧去扶，却被她伸手拦了回去。

“你跟我来吧。”老太太几乎是闭着眼睛在
摸索这个她住了一辈子的家。牛武默默地跟
在后面，说：“老嫂子，我哪天带点藏药给您补
补身子。”老太太头也没回：“不用了。人一辈
子吃多少用多少，命中注定，莫强求。”

老太太推开房间的木板门，一股霉味扑面
而来，还夹杂着馊味、骚味和腐烂的气息。房
间里光线暗淡，只有窗外一缕阳光正好照在一
个相框上。那是一家人合影，男的英俊，女的
漂亮，中间的小女孩十分可爱。老太太指着门
后说：“在这里。”

牛武蹲下去看那两个陶罐。罐上点饰着
石青斑，一看便知出自官窑，只可惜有裂痕，没
有底座。他掏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随口问
道：“这照片里的一家是嫂子什么人？”

“我囡一家，都不在了，出车祸……”老太
太轻声叹气。

牛武知道自己问得唐突，不敢再多嘴。老
太太又把他带回厅堂，重新坐在那张藤椅上，
闭着眼睛摸到一个茶垢斑斑的瓷杯来喝水。
杯子上领袖的头像和红色字迹早已模糊不
清。她说：“你讲不值钱，人家出两千我都不
卖，你别糊弄我老婆子。你爹叫牛德泽，你娘
叫张春菊，我都认识。你小时候也吃了不少苦
啊，现在好了，有出息了。”

牛武的脸开始发烫。要说名声，他不怀

疑；可要说出息，他自己都不信。
表哥牛武经历丰富。二十几岁时跟别人

进山割松油，遇见一条大五步蛇，吓得魂飞魄
散跑回了村，再也不上山。农村的蛇哪里都
有，其实他是吃不了苦。正好那些年赶上流行
港台武打片，他不知从哪里捡了本《武林》杂
志，在县城一处废弃的地下室里办起一指禅气
功培训班，自号“牛武大师”。来学气功的人还
真不少，谁也不晓得他是个连任督二脉，大小
周天都搞不清的人，结果被上门踢馆的小混混
打得鼻青脸肿，又转行自学麻衣相术，给人看
相，又卖祖传秘方。虽然没挣着钱，牛武在乡
里的名声倒越来越响，谁家有红白喜事看日
子，常常想到他。

老太太又开口了，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
在说给他听：“这两个罐子是太平军作乱的时
候，烧了寺庙，我公公的太老从庙里捡来的。
那些年，一家人饿得实在不行了，我婆婆从罐
底倒出两升黄豆来，一家人才活过来。婆婆平
时用一块石头做了个小隔层，她真会持家。所
以啊，我们家这两个罐，祖祖辈辈是装吃的，不
是拿来玩的。”

牛武故作同情地说：“想不到这两个破罐
还有些来历，以前大家的日子都不容易啊。”

“可不是嘛。你小时候常在我家吃饭呢，
你早不记得了吧。”

牛武愣住了：“是吗？”
“你娘死了，你爸饿得不行，他就带着你在

附近村讨吃的。你在我家还住过好几天。我
婆婆真是个善人啊，自己都揭不开锅了。”老太
太眼角渗出些眼泪，粘在没有血色的皱纹里。

牛武不再说话，只是静静地听她絮叨。他
恍恍惚惚的，甚至记不清自己是怎么离开方家
村的。

老太太没多久就去世了。她的远房亲戚
上门来，请牛武去看出殡的日子和时辰。

天下着小雨，牛武骑着电动车往方家村
赶。他心里还惦记着那两个陶罐。路过那条
没有坡也没有弯的平缓小路时，车头忽然一
摆，好像有人推了他一把，连人带车栽进田圳
里。好在田圳不高，只是擦破了皮。他爬起
来，心里一阵发毛——到底是谁推了我？

爬起来继续骑，远远看见老太太家门口聚
着许多人。一具棺材架在两张板凳上，摆在门
口。老太太被一块旧被单裹着，躺在厅堂的门
板上。牛武心里一紧。

老太太已经没有近亲了。远房亲戚们正
在收拾她的遗物，女眷把衣物一件件抖开烧
掉，戒指、耳环、项链、手镯摊在一个竹筛里，依
据亲疏关系准备分了。男眷把房间里的桌椅
家什搬出来堆在路边。一个穿迷彩服的人从
屋里走出来，一手拿一个，把那两个陶罐拿出
来搁在门口的桌子上。牛武走过去看了一会
儿，想起路上那莫名其妙的一跤，刚想伸手去
摸，又缩了回来。

“牛武，太奶奶临终前吩咐说，这两个陶罐
给你。”穿迷彩服男人说。

旁边几个人都跟着点头：“是真的，太奶奶
知道你喜欢，早早嘱咐了，要留给你。”

出殡前，一些物件被放进了棺材里。正准
备盖棺的时候，牛武说了一声“慢”，他提起那
两个陶罐，也放进了棺材里。

收殓的人不解地看着他：“后来有人出一
万了，老太太都没卖啊。你放在这里面，不怕
招贼吗？”

牛武一愣，点点头，转身找了一把榔头，对
着那两个陶罐“啪啪”两声，敲碎了。

“这样，老人家就能安心睡了。”他说。
牛武回家时，还是骑着他那辆电动车。路

过那条田圳，他骑得更加小心翼翼。
我在想，牛武这个人，一辈子精明算计，唯

独这一次，他什么也没得到。

表哥牛武
谢光明

记得那是一九九六年春天，中共山东省委进
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选拔厅级领导干部改革探
索，决定拿出十几个副厅级位置，从全省符合条件
的人员中考选。除了有政治条件、身体条件、学历
条件的要求，还有一些硬性指标，比如年龄在四十
五周岁以下，任县级正职两年以上或者副职四年
以上等等。

我那时在济宁市政府任副秘书长，已经有六
年多的县级副职经历。市政府办公室人事科的同
志告诉我，接市委组织部通知，省委要在全省范围
内组织一次副厅级领导干部考选。并说了一下报
名条件，让我报名参加。我说，全省符合条件的人
员太多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就不再去凑这
个热闹了。过了两天，人事科的同志又来告诉我，
不报名还不行呢，要求凡是符合报名条件的必须
报名，不报名的要向市委组织部写出书面材料说
明情况。我不知道这是省里统一要求的还是市里
为了尽量增加本市报考人数提出的要求，让报名
就报名吧。人事科的同志问我报考哪个职位呢，
我说反正是考不上，要报就报个最热门的。我看
了一下那些考选职位，就报了个省工商行政管理
局副局长的位置。

省委对于这次考选高度重视，要进行两次笔
试、一次面试，然后再进行组织考察。到了济南参
加考试才知道，各个职位报考人数差别很大。不
论什么职位，如果报考人数少于五人，就取消该职
位的招考。据我所知，当时报考省工商局副局长
职位的人数遥遥领先，共有三百六十多人，第二位
的省文化厅副厅长职位，报考人数是一百八十多
人。这两个职位最热门，其他的都要少得多。最
少的人数是八人，没有少于五人的，所以每个职位
都进行了招考。

第一次笔试是综合性的内容，政治、历史、经
济、文化等，所有报考人员参加考试。这次做题我
感到很轻松，还不到时间就交卷了，顺利过关。第
二次笔试是专业性的内容，报哪个职位考哪个专
业。在此之前，我虽然长时间在市县政府办公室从
事文字工作，但对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知之甚少，只
知道他们管商标、管企业注册登记发证，因为他们
上面还有个财贸综合口，所以与他们业务上打交道
不多。我临时抱佛脚，在迎考之前急急忙忙跑到市
工商局找了几本书和杂志，算是真正接触了工商行

政管理。考卷内容记不很清楚了，好像除了有几道
解答题之外，以给材料写论文为主，记得在当时的
形势下还涉及“投机倒把”的问题。因为专业性太
强，我不抱希望，但仍然聚精会神、尽其所能地做
题。交上卷子就算把考选这一页掀过去了。

经过两轮笔试后，每个职位保留五人进入面
试程序。对于第二次笔试的成绩，真的是“不看不
知道，一看吓一跳。不光吓一跳，而且睡不着
觉”。我以一分之差被拒之于面试大门之外，考了
八十一点五分。如果差个十分八分，甚或三十分
二十分，我是不会痛惜的。虽然每个职位的专业
考试成绩横向之间没有多大可比性，但是我看到
这个分数总体上还是比较靠前的。我们市最终考
选上的一位同志的分数比我还差一分，却排在了
相应职位二次笔试的第三名。说实话，我是学中
文的，上大学期间就在《大众日报》《山东师院学
报》等发表了一些文章，并且还在《人民日报》上发
表过“豆腐块”呢。毕业后又长期从事政府文字工
作，应该说写文章不是我的弱项。我当过教师，在
领导干部岗位上讲话不喜欢念稿子，不用稿子讲
上一两个小时不会出现磕磕巴巴、前言不搭后语
的情况，应对面试也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早知
今日，何必当初呢？如果当初我不胡乱报一个报
考人数最多的职位，能够冷静、慎重地选一个相对
比较了解、竞争不是那么激烈的职位；如果当初我
认真准备，抱着积极主动的态度抓紧时间学上一
阵子，恐怕要比这好得多吧。当然，即使能够进入
面试阶段，还有另外四个人在竞争，自己也未必能
脱颖而出。但是认真细致地选择应考职位了，尽
心竭力地学习拼搏了，起码少了些遗憾吧。

人为什么离分数线越远越没有懊悔之意，离
分数线越近反而懊悔得越厉害呢？这可能是主要
因为人的“反事实思维”不一样吧。任何重要事情
过后，人们都要反思，“如果当初我怎么样，结果就
会怎么样”。按照“跳一跳摘桃子”的说法，接近的
人更容易往上比较，因为他本来只要再多加一点
劲往上跳一跳，就有可能够到桃子了，而差别大的
人，还离得好远呢，再怎么跳累死也够不到桃子，
所以也就没有任何遗憾了。

我们那个地方好说，“就差一点，不吸烟卷”，
比喻差一点钱不够买烟卷的，上来烟瘾这是多么
可惜呀！没有办法，一分钱难死英雄汉。诺贝尔

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等人做过一个得大
奖彩票的实验，这个实验印证了卡尼曼的猜测。
被试者手中的号码与中奖彩票的号码差距越小，
其产生的懊悔情绪就越强烈。“当人们手中的号码
与中奖彩票的号码近似时，他们会毫无道理地认
为自己差一点点就中大奖了。”卡尼曼说，“总体看
来，人们从同一事件中感受到的痛苦有极大的差
异，这种差异取决于人们是否能轻易地展开与事
实相反的想象。”懊悔也不能说没有一点用处，但
是不能总陷于懊悔之中，更不要念念不忘让你摔
倒的那个坑。它不是在提醒自己做得多糟，而是
在提醒自己能够做得更好。当然，考选领导干部
与中奖彩票号码毕竟不是一回事，凭真本事上位
和类似赌博行为不能相提并论，不可同日而语，但
这与反事实想象的道理是一样的。

曾几何时，流行过这样一句非常励志的名言：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是啊，任何一个
将军都是从士兵干起的，当士兵就要树立雄心壮
志，英勇无畏，杀敌立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职
位越高，发挥的作用越大，做的贡献越多。有的人
按照这句话的逻辑把它推向了极端：“不想当总理
的公民不是好公民”，又暴露了它的有懈可击。

不管如何评价这句励志名言，人一旦踏入了仕
途，总希望能往上走，得到提拔重用。而共产党员
领导干部，又是以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天职的。提
升职务，正常情况下，一是为了报效国家，服务群众；
二是为了实现人生的价值，看自己到底能担当多大
的责任。当然，不必讳言，客观上知名度和工资福
利待遇也在其中了。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是“成者为
王，败者为寇”，不管什么情况，你成功了，登高了，就
是好样的。你失败了，原地踏步甚至走下坡路了，
就是无能的。这种思维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
性。然而，习惯势力是可怕的，古往今来直至现在
人们依然这样思维，看来很难改变。

对于这次考试成绩尽管多少有点懊悔，但我赶
快开导和安慰自己：你不是多次说过，人生和历史
没有如果，只有结果。事情已经发生了，结果已经
出来了，除了接受别无选择。与其懊恼过往的事
情，不如直面将来，踏踏实实，努力奋斗，不论发展如
何，都问心无愧，不留遗憾。一年多后，我到济宁市
市中区政府任职区长，干了一届，又任职一届区委
书记。十一年后，我才走上了副厅级领导岗位。

那年的考选
刘明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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